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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底始于突尼斯的中东剧变以来，该
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在阿以矛盾中
长期对立的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改善了双边关系，

在“对抗共同敌人伊朗的斗争中结成‘同盟’”。[1]

沙以改善关系是两国应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剧变的
战略选择，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未来发展也将产
生深刻影响。

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改善的背景

沙特和以色列改善双边关系，既有中东地缘政
治格局剧变的背景，也是两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改善的地缘政治背景

在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后的半个多世
纪内，影响中东地缘政治稳定的主要矛盾是以巴以
问题为核心的阿以矛盾以及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
穆斯林和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穆斯林之间延续千
余年来的教派之争。作为中东的地区大国，以色列、

沙特和伊朗在民族、宗教和地缘政治的矛盾中互为
对手，但在美国均势战略的主导下，三国之间基本
维持了战略平衡。然而，中东剧变使该地区地缘政

治战略态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一是伊朗强势崛起。中东剧变和美国在中东实
施战略收缩，为伊朗扩大地区影响提供了有利时机。

传统阿拉伯强国如埃及、叙利亚、利比亚陷入内乱，

恐怖组织趁乱肆虐。在此背景下，伊朗大力支持叙
利亚巴沙尔政权，受叙利亚政府之邀出兵协助打击
恐怖主义，在稳固巴沙尔政权和击败“伊斯兰国”

等恐怖组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在叙利亚问题
上获得重要话语权。同时，伊朗以伊斯兰教什叶派
为纽带，与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治力量、黎巴嫩真主
党（下称“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等构建什叶
派联盟。伊朗强势崛起，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扩大，

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

二是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长期以来，美国通
过与中东主要国家结盟来维护地区秩序稳定，其盟
国则依靠美国来保证自身安全。奥巴马上台后在中
东实施战略收缩动摇了中东地区盟国对美国为其提
供安全保证的信心，使得美国与盟国关系出现严重
裂痕。

美国的中东收缩战略由其国家利益决定，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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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战略调整的结果。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首
次出访就选择了中东，显示出对中东的高度重视，

暂时安抚了沙特和以色列的安全焦虑，但并未从根
本上改变奥巴马政府在中东的收缩战略。特朗普将
奥巴马执政时期在中东的全面收缩调整为选择性收
缩，具体可以归结为四点：一是打击恐怖组织，使
之不能威胁美国本土的安全；二是与中东盟国共同
构筑遏制伊朗的联盟；三是在美国亲以势力的压力
下奉行更为偏袒以色列的政策，试图以所谓“世纪
协议”解决巴以问题；四是以巨额的军火交易为美
国谋取经济利益。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恢
复制裁伊朗，暂时遏制住了伊朗的扩张势头，但仍
然拒绝在中东过多投入，希望其中东盟国联合起来
共担安全责任。

三是巴以问题不再对沙特和以色列改善关系构
成阻碍。随着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部分阿拉伯国
家已经在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而国
家利益也取代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阿拉伯国家制定
外交战略的首要关注点，巴以问题已经不再对中东
地缘政治构成全局性影响。中东剧变以来，由于伊
朗强势崛起，沙特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已经不再将
巴以问题视为影响其根本利益的核心问题，沙特过
去坚持的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为发展与以色列关系
的前提被淡化了。

二、沙特和以色列改善关系是双方国内政治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沙特国内政治看，在错综复杂的王室斗争中，

王储穆罕默德的地位远未根本稳固，仍然面临着王
室内部诸多反对势力的挑战。穆罕默德希望通过改
善与以色列关系，从而取得与伊朗对抗的战略优势
来巩固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从以色列国内政治看，

近年来右翼政治力量明显占优，总理内塔尼亚胡为
保证利库德集团的政治利益，很难在巴以问题上做
出妥协，与沙特改善关系能够极大地缓解内塔尼亚
胡政府在巴以问题上承受的压力。 

从经济社会发展看，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的改善
有助于双方加强经济联系，促进两国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沙特经济社会改革的需求和以色列的创新文
化为双方开展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极好
的机遇，潜力巨大。从沙特方面看，中东剧变与全
球经济形势的发展使其深刻认识到，单纯依赖石油
的经济结构和保守的社会形态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
展的要求，经济和社会改革成为其顺应时代要求的
必然选择。沙特推出“2030 愿景”，希望通过创新
实现国家经济的多元化，以吸引外资应对石油收入
的减少。以色列的高科技和创新能力位居世界前列，

是中东地区唯一能对沙特经济发展有所助益的国
家。从以色列方面讲，通过改善与沙特的关系，可
以利用沙特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发展与其他海湾
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关系，从而打破在中东地区的经
济孤立，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沙特和以色列改善关系的战略目标

沙特和以色列改善关系主要有两个战略目标，

一是共同遏制伊朗在中东扩大影响；二是推动阿拉
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经济合作。

一、构建遏制伊朗的地区和国际战略联盟

所谓“联盟”，就是“两个或更多主权国家之
间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2] 其目的是“通
过将其他国家的实力结合到自己一边来制衡威胁”。[3]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东国际关系史，频繁组
建国际联盟是一大特征，而这种联盟通常由两个层
级构成，第一层级是中东地区大国间的联盟，第二
层级是中东国家与域外超级大国联盟。

伊朗强势崛起，被以色列和沙特共同认定为国
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两国由此达成战略共识，结成
共同遏制伊朗的“安全战略联盟”，这是地区层级
的“联盟”。由于沙以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因
此两国的“联盟”是非正式的，但从两国应对伊朗
崛起所采取的政策来看，该“联盟”关系实际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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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成。奥巴马执政时期，两国先后游说美国国会和
美国政府，劝阻美国与伊朗签署核协议；特朗普执
政后，两国共同推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在叙利
亚，两国坚决反对伊朗拓展势力，要求伊朗从叙利
亚撤军。穆罕默德曾对媒体明确表示中东分为两个
敌对阵营：一个是沙特领导的温和国家联盟，包括
约旦、埃及、阿联酋、巴林和阿曼，另一个是伊朗
领导的“邪恶三角”联盟。[4] 穆罕默德虽然没有提
及以色列，但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逻辑来看，

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关系使其成为温和国家联盟的
“天然”盟友。在双方盟友关系的表述上，以色列
更直接、公开，内塔尼亚胡把以色列称为阿拉伯国
家对抗伊朗的“不可或缺的盟友”。[5] 沙特与以色列
之所以能够“结盟”制衡伊朗，除了双方有共同的
国家安全利益关切外，更在于彼此将对方看成是中
东地区另一个有实力和有资源的国家。

沙特和以色列都认识到，遏制伊朗仅靠双方“结
盟”是不够的，要设法把美国留在中东，使其成为
遏制伊朗的坚强后盾，构筑国际层级的战略联盟。

在沙特看来，以色列有实力自不待言，但更重要的
是以色列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因奥巴马政府政策，

沙特对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失去了信心，但又希望
美国能够继续留在中东。能够让美国继续留在中东
的唯有以色列，从奥巴马政府的全面收缩战略到特
朗普政府的有选择性收缩战略，以色列是美国在中
东唯一不可能抛弃的国家。以色列则看中了沙特在
阿拉伯世界的宗教地位、经济实力以及对美国的巨
大经济诱惑力。沙特和以色列都希望利用对方与美
国的关系，来构建以“沙特—以色列—美国”为轴
心的制衡伊朗的国际大联盟，确保国家安全利益。

二、加强双边经济联系助推区域经济合作

沙特与以色列改善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的经济
合作，而且将为海湾国家与以色列的经济合作打开
方便之门，助推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除了沙特提
出“2030 愿景”外，其他海湾国家也先后提出了本

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如巴林的“2030 经济发展
愿景”、阿联酋的“愿景 2021 国家议程”、科威特
的“2035 愿景”，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其共同特征
都是希望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多元化，吸引外资以应
对石油收入的减少。海湾国家都把目光投向了以色
列，希望加强与以色列的经济合作，借助以色列的
创新能力来帮助本国实现经济转型。 

着眼于未来的区域经济合作是沙特“2030 愿景”

的一项重要内容。例如，计划投资 5000 亿美元、占
地面积 26500 平方公里的“NEOM 计划”[6] 就是建
设一个包括沙特、埃及和约旦的联合经济区，该计
划已于 2017 年 10 月正式启动。虽然沙特在“NEOM

计划”中没有提及以色列，但希望吸引太阳能、水
资源处理、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和食品技术等领
域的高科技公司进入联合经济区，而以色列企业在
这些领域明显比阿拉伯国家的对手更具竞争力。该
计划选址在距离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几公里
的地方，因此可以认为就是着眼于未来以色列加入。

以色列方面对沙特的“NEOM 计划”也表现出极大
兴趣，希望以此为契机融入区域经济合作。据《耶
路撒冷邮报》报道，几家以色列公司目前正与沙特
阿拉伯公共投资基金就“NEOM 计划”谈判，有可
能非公开地签订数十亿美元的合同。[7]2018 年 11 月
底穆罕默德访问埃及，在与塞西总统的会谈中，两
位领导人提出推动阿拉伯国家发展与以色列的经济
关系。[8]

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改善的影响

沙特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结成制衡伊朗的“安
全战略联盟”，将加剧中东紧张局势、影响解决巴
以问题的解决方向、扩大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分歧和
助推沙以两国经济转型和发展。 

一、沙特与以色列“结盟”制衡伊朗加剧了

中东紧张局势

沙以结成“安全战略联盟”后，中东地区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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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阵营在地缘政治竞争中没有找到战略平衡点之
前，沙以和伊朗的对立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局势
更为严峻，有多个潜在的爆发战争或冲突的风险点。

一是以色列和沙特与伊朗直接正面冲突。决不
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或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是沙特和
以色列的共同目标。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如果
伊朗也选择退出该协议并恢复核试验，将极有可能
招致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直接打击，而沙特也将
给予大力协助，如开放领空给以色列空军。

二是以色列和伊朗、真主党、叙利亚政府军在
叙利亚爆发冲突。以色列对伊朗在叙利亚的活动，

态度非常明确和坚决，就是决不允许伊朗在叙利亚
建立军事设施以及通过叙利亚向真主党转移武器装
备。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将竭尽全力以推动美国
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同样决心来反对伊朗在叙利亚的
存在”。[9] 因此，不排除以色列与叙利亚政府军或伊
朗、真主党在叙利亚发生冲突的可能。

三是以色列与真主党或哈马斯在黎以边境或
加沙地带爆发军事冲突。近年来，真主党的政治影
响和军事实力都有大幅度提升。在 2018 年的黎巴
嫩议会选举中，真主党及其盟友获得了议会多数席
位。伊朗向真主党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提升了真主
党的作战能力。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在叙利亚的真主
党基地，未来不排除双方在黎以边境地区爆发冲突。

2018 年加沙地带爆发“回归大游行”以来，以色列
与加沙地带交界处的局势持续紧张，造成巴勒斯坦
人大量伤亡，也存在未来冲突升级的可能。

二、巴以问题的解决向着有利于以色列的方

向发展

沙特为了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希望尽快解决
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前安全顾
问雅科夫 • 纳戈尔对此评论称，“沙特如此急于同以
色列合作对抗伊朗，以至于它不再关注以色列与巴
勒斯坦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他们不再谴责协议的内
容，他们为了走出下一步需要一个协议，为与以色

列关系正常化提供政治掩护”。[10] 原本是巴以和平
进程的结果决定沙以关系的进展，现在变成了沙以
改善关系决定巴以问题的解决方向。面对来自美国、

以色列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多重压力，巴勒斯坦
方面缺乏有效的反制措施，巴以问题的解决正在向
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

三、扩大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分歧，加深民众

不满情绪

在中东剧变中，阿拉伯国家内部固有的分歧进
一步扩大。与以色列结盟后，加之有特朗普政府的
支持，沙特的外交表现得更为强势，对持有不同政
策的阿拉伯国家施以强大压力。2017年 6月，沙特
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同卡塔尔断交。2014年和 2015年，

沙特和科威特因权益分配问题出现分歧，两国共有
的两个油田被迫先后关闭，沙特国内曾有人因此扬
言对科威特发动战争。[11] 2018年 9月 30日，穆罕默
德赴科威特商谈恢复两个油田的生产，但未能达成
一致。科威特因沙特的强势而担忧自己的安全，不
得已寻求外部支持，在 2018年 10月 9—10日召开的
土耳其—科威特军事合作委员会会议上，两国签署
了 2019年联合防务计划，旨在加强两国间的军事合
作和军事协商。科威特或许是海湾国家内部矛盾的
下一个爆发点。

巴勒斯坦对沙特支持特朗普的“世纪协议”强
烈不满，扩大了阿拉伯国家间的裂痕。2018 年 1 月
14 日，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上，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演讲中证实了一些阿拉伯国
家向巴勒斯坦施压接受特朗普的“世纪协议”。[12]

但是，阿巴斯拒绝接受美国的“世纪协议”，并称
之为“世纪耳光”。面对沙特的压力，巴勒斯坦民
众只有通过示威游行和在媒体上抨击沙特来发泄心
中的愤懑。在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游行中，沙特国旗
与以色列、美国国旗一道被焚烧，沙特国王和王储
的画像也被焚烧，此举又引起沙特民众的强烈不满，

加深了两国民众的怨恨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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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美国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作
为伊斯兰教圣地耶路撒冷监护者的约旦表示强烈反
对，约旦民众举行了游行示威且在示威中打出了谴
责穆罕默德的标语，约旦媒体上发表了质疑和谴责
沙特的文章。沙特媒体则发表文章指责约旦在 1948

年至 1967 年统治东耶路撒冷期间未曾宣布耶路撒
冷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声称以色列是从约旦人手
中夺走的东耶路撒冷，约旦人应对此负责。

虽然巴勒斯坦、约旦和沙特官方都竭力避免事
态的扩大，但是从官方到民间的不信任感和怨恨情
绪，对阿拉伯国家的团结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

中东剧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日渐式微、阿拉伯国
家将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外交首要原则，使巴勒斯坦
人民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越来越失去了来自阿拉伯
世界的政治支持。

四、助推两国经济转型和发展，但对他国利

益产生影响

沙特和以色列改善关系有助于双方加强经贸联
系。凭借沙特的资源和资金优势以及在阿拉伯世界
的影响力有助于加快以色列融入中东市场的进程，

而以色列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则有利于沙特实现经济
多元化，双方通过加强经贸合作可加快实现经济转
型和可持续发展。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沙特
和以色列结成“安全战略联盟”，虽然保证了自身
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但是加剧了中东地区两大阵营
的对立，也将严重损害两大阵营争夺影响力所涉国
家的利益，如叙利亚、也门的战火难熄，巴勒斯坦
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的梦想难圆。

总之，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中，沙特和以
色列为应对伊朗的强势崛起、美国实行中东收缩战
略以及满足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改善了双边关
系，结成了“安全战略联盟”。沙特和以色列的“安
全战略联盟”或许可以保证其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

但激化了中东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矛盾，增加了爆
发战争的风险。因此，只有本着普遍安全和共同安

全的原则，通过对话解决矛盾，方可实现中东所有
国家的持久和平稳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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